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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时期，据国家留学基金委的统计，目前，约有20多万名来自180多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在华学习汉语。海外学习汉语者人数更多，2004年11月21日，世界上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揭牌，仅过了短短五年，到2009年11月，全球建立的孔子学院已达282所，加上272个孔子学堂，中国在海外设立的汉语教学点共计有554所，它们分布在88个国家或地区，注册学生23万多人。同时，世界上约有100多个国家超过2500所大学开设有汉语课程，越来越多的国家还把汉语列入了中小学教学内容。此外，更有一大批汉语学习者通过网络来学习汉语。据统计，若把所有的这些汉语学习者加起来，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现在已接近4000万。
在汉语热日渐升温之时，教材成为越来越明显的“瓶颈”。文汇报2010年2月8日发表记者王乐撰写的报道，题目是：《“温饱型”教材对付不了汉语热》。文章指出，汉语学习者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那些中小学生、上班族、家庭主妇等在母语环境中学习汉语的“老外”，和每天身处汉语环境，一周要上10多节汉语课的留学生相比，学习模式完全不同，教材也应该分别量身定制。
王乐的文章说得有道理，但即使对那些在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来说，也有普通进修生和学历生的差别。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是从接受外国普通进修生起步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语言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开始设置招收外国留学生学习的四年制本科专业，到现在，全国已有百余所高校设置了这样的专业，其中入学人数最多的是专门以留学生为教学对象的汉语言（对外）本科专业，此外，也有部分留学生进入各大学的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新闻系、经济系等专业学习。中国大学文科本科专业的留学生教学和以外国普通进修生为对象的对外汉语教学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属于学历教育，有较高的培养目标。如：1993年，复旦大学制定的汉语言（对外）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规定：“本专业是为外国来华留学生设立的本科专业，主要培养世界各国从事中国语言文化教学、翻译、科研以及同中国进行语言文化交流工作的专门人才。”此后，国家汉办在《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中也指出：“本专业应培养适应现代国际社会需要、具备良好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汉语专门人才。”
大学学历教育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摇篮，在课程设置上与非学历教育有区别。拿汉语言（对外）本科专业来说，其学习的内容除了汉语之外，还有中国文化。因此，这一专业的课程设置既有汉语精读、泛读、口语、写作等各门汉语类课程，也有和中国哲学、历史、文学、文化相关的各门文化类课程。与一般的对外汉语教学不同的是，汉语言专业的多数文化类课程不属于选修课，而应是必修课。
就读中国大学的留学生文科本科学历生需要适用对路的教材，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此类教材开发还很少。已有的某些教材受对外汉语教学以语言教学为主的影响，在文化教材的编写上偏重于拾掇某些文化表象，如吃饺子、过春节、划龙舟、放鞭炮、打中国结、挂红灯笼、写双喜字等；或者讲些茶酒服饰、书画戏曲、杂技气功、中医中药、八大菜系、京剧脸谱；即使谈到儒家道家、佛教道教的也只是点到为止。这些教材触及到的中国文化偏散偏碎，与留学生文科本科学历教育的要求是有距离的。另一种情况是，不考虑留学生的水平和接受能力，把给中国学生使用的文化教材直接给留学生读，那些教材动辄几十万字一本，中国学生能够适应，但对外国学生来说，却又嫌偏厚偏难了。
最近，欣闻主要由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教师担纲撰写的文化类系列教材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对来华留学生文科本科专业的教学是一大好事。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是国内较早开设汉语言（对外）本科专业的院系，该系列教材的编写者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们经过多年的努力，把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化知识删繁就简，去芜存菁，编写成《中国文化概说》、《中国哲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民俗文化》、《中国旅游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传播》9本教材，每本约为10万字。这些教材篇幅得当，内容精干，各本书对该领域的中国文化有较为全面的介绍，9本书合起来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体系。这套教材在编写方法上，考虑到留学生教学的特殊性，尽量采用常见通俗的词语，并对书中的难点进行注解，在各章内容之后还给出若干思考题，以引领教者和读者的思考。教材的编写者对留学生文科本科学历教育的文化类教材做出的探索是难能可贵的。
这套教材编写的主旨是为就读留学生本科文科专业的学生提供适应对路的文化教材，但是通过教材的学习，对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也能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留学生的学习涉及到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的陆谷孙教授指出，英语学习有“江湖英语”和“庙堂英语”两种形式，“新东方”之类的语言培训是为应付考证而学习，属于“江湖英语”；大学正规的英语教学全面接触英语的相关文化，可称之为“庙堂英语”。“庙堂英语”的学习方式是以文化底蕴的增强提升语言实力，其通过文化学习在语言上的得益远远胜过只是单纯语言操练的“江湖英语”。陆谷孙的话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即文化课的教学可以使留学生增加文化素养，提高文化能力，同时，它也是提高留学生汉语能力的有效途径。
这套教材除了留学生使用外，也可以提供给国外的汉语学习者学习，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文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增强，国外对中国的关注正在日益提高。然而，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是很肤浅的。文汇报2009年12月26日刊登文化部的领导人李洪峰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演，题目是《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该文提到：“中央电视台对欧洲、美洲、亚洲三十多个中文台的台长和播音员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的题目有两个：一个是，孔子、苏东坡、鲁迅、李小龙，你认为谁是中国的名人？答案几乎都选的是李小龙，只有一位韩国人认为是孔子，因为韩国认为自己是儒教国家。另一个题目是，列出四位美女，西施、杨贵妃、林黛玉、巩俐，问谁的知名度最高？答案全都是巩俐。这个情况说明，许多西方人连中国文化的常识都不懂。当我们在竭尽全力整理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时，西方人对我们的文化却充满误读。在文化产业方面，总体存在着西强我弱的态势，短时期内还难以改变。”
文章还提到，改革开放30年来，在文化交流方面，我们“引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成立30年来，总共只将33本中文书翻译成了外文，而同期从西文翻译成中文的书则有1000本。另据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岳川的调查，自从奉行鲁迅的“文化拿来主义”开始，中国总共翻译了106800多册西方书籍。而20世纪西方世界只翻译了一千多册中国书籍，二者相差一百倍。
如此悬殊的中外文化交流现状值得我们深思，从某种意义来说，当前我国大张旗鼓地建设孔子学院，开展汉语国际推广，正是要改变这种现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而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必须重视汉语国际推广教学中的文化含量。要重视汉语国际推广教学中的文化含量，又必须提高赴海外孔子学院任教的教师和志愿者对本国文化的知晓程度，并为其教学提供方便实用的文化类参考书。因此，从这一点出发，这套教材亦可给正在海外教学或者即将赴海外教学的教师和志愿者使用。
汉语国际推广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从广阔的视野看，来华留学生的教学应该是整个汉语国际推广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全世界的汉语学习者有4000万之众，而来华的留学生仅20余万，这20余万学生中间，接受中国大学正规学历教育的又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部分学生人数虽少，但是未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产生的作用未可限量。历史上，从唐代的留学生（僧）吉备真备、空海、阿倍仲麻吕，到明清时期的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马礼逊、马若瑟等，那些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印记的名人，都是在来到中国后，悉心学习研究汉语及中国文化，并结合其在中国多年的生活积累，才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作出了建树。谁说未来的汉学家、未来担当起中外文化交流重任的使者不会在接受中国大学正规学历教育的留学生中产生？
来我国大学接受学历教育的留学生对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怀有美好的憧憬，我们有太多的理由要让他们学有所得，但愿这套教材能给他们在学习研究中国文化方面引路，为他们的人生和事业增添一块基石。
写于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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